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卡繆說：「永恆的價值活在世俗的紛擾中。」能夠讓老師對工作永遠懷抱熱情的，不在於你認同的教育理念是盧梭的還是杜威的，而在於從容談論完教育理念後，轉身面對紊亂的教學現場仍然遊刃有餘。
學生頂撞老師、上課吵鬧、不打掃……。這些看似細瑣、雞毛蒜皮、卻一再重複的日常應對，決定了一個教師的「姿態」。而且，學生從這些日常應對中學到的，更甚老師的千言萬語。
本文列舉了國中小老師最常遇到的六個管教難題，並提出一些想法和做法供老師參考。要特別強調的是，管教建議幾乎俯拾即是，但沒有一個方法適用所有情境。老師總是在不斷嘗試、調整與累積經驗中，豐富管教專業。
Q1：學生喜歡頂撞老師，怎麼辦？
換個想法：
● 學生不公開反對，心裡未必贊成。有時候，公開的抗拒比隱蔽的敵意更容易處理，也帶給孩子更多學習。
● 他不是針對我，只是不懂合宜的表達方式。
老師可以這樣做：
輔大臨床心理系助理教授陳坤虎提醒，「唱反調」是孩子追求自我的過程，對成長有意義。
花蓮縣花崗國中教師林芳君認為，這些表面很衝、叛逆的孩子，多半很脆弱、需要關心，平時多了解他，在他生病或生日時多一點關心，會收服他的心。師生發生衝突時，會因為平時奠定的信賴關係而比較容易處理。
花蓮縣某國中的新手教師蔡琪雅，國一剛接班級時，幾乎每堂課都在學生的頂撞中度過，師生敵對狀態維持了一年。國二某堂下課，她處理學生衝突告一段落，面對好幾個常在上課時嗆她的學生，她問：「茹雲（班上最愛嗆老師的大姊頭）很喜歡用言語羞辱老師，你們知道為什麼我沒有當場罵她嗎？」學生回答：「因為你不想跟她吵。」她輕聲跟學生說：「不，是因為那時候老師很難過，講出來的話一定很難聽，會傷害到她。」她告訴學生，許多人表面看起來仍強悍，但內心早已經受傷。
那是蔡琪雅當導師以來第一次讓學生知道自己的感覺。她說話的時候，學生「出乎意料」專注的望著她，靜靜聽她說完。更讓她意外的是，她和學生的關係似乎因那段談話悄悄改變了。原來學生也很想知道老師在乎什麼？感覺如何？
對大多數教師來說，直接又坦承的向學生表達心中感受是一種冒險，這比武裝自己成為一個強者，還需要勇氣。湯瑪斯‧高登在《教師效能訓練》書中提到，善用自我表露，可以培養師生間的親密感，讓學生將老師當做「真實的常人」看待；一個也會憤怒、失望、難過的人，而不是硬紙板剪的人像。
如果衝突就在眼前，最基本的原則就是：從衝突中撤退。板橋國中校長薛春光強調，尤其不要當著全班的面處理一個學生的行為問題，因為所有學生都在「看戲」，會助長當事人的氣焰。如果情況真的需要當下處理，而你的情緒已經無法控制，趕快找行政人員或其他老師來協助。
也可能情況非常單純，孩子根本不知道什麼是合宜、尊重的說話方式。你可以跟他說：「你的意見很有意思，但你的說話方式會讓我覺得不舒服，或許換個方式講會比較好……。」要有耐心，因為孩子很難提醒一次就改變。
切記，每個孩子性格不同，千萬不要用一種模式處理所有孩子的情況。當孩子感覺良好，才有可能改變自己。
Q2：學生很喜歡擾亂上課秩序、隨意講話、作弄同學。
換個想法：
● 如果是全班性的，表示孩子還沒建立秩序。
● 如果是個人，他或許只是想引起注意。
老師可以這樣做：
對於全班性的吵鬧，事前建立共同語言和默契會有很好的效果。
在香港宣基小學中，生活公約就明定什麼時間場合該用什麼音量，例如，「一聲量」是小聲唸課文的聲音，只有自己聽得到；同組討論時是「二聲量」，只要組內夥伴聽到即可。上課討論過於大聲時，老師就會提醒：「請用二聲量。」大家就知道要降低音量。
中壢國中教師游淑媛建議，別對著吵鬧的班級猛喊「不要講話」。這種時候她會安靜下來，看著學生、舉起右手，學生就知道該安靜了。
若這個問題只發生在某個學生身上，可能是為了引起老師及同學的注意，老師的責罵或賄賂正好滿足他的需求。《正向管教法》一書建議，在學生故意搗蛋時忽略他，如果真的太過分，給他嚴厲的眼神但不要說話；另一方面，在他表現優良時稱讚他。也可以教他恰當獲取注意力的方法，例如做一個「看我」的字卡，有問題時高舉，讓老師知道。或是轉移他的注意力，例如直接問他問題、請他幫忙發作業等。
游淑媛提醒，上課時千萬不要花太多時間在管理教室秩序和處理班級事務上。直接回到教學，改變上課方式吸引學生，讓學生領略知識的美好。她認為，一個好的導師更應該是優秀的教師，對學生的影響力才是全面性的。
Q3：班上有個情緒爆烈的孩子，如何判斷他是教養不好，還是情緒障礙？
換個想法：
● 這件事，我需要多一點資源幫我判斷。
老師可以這樣做：
台北市三民國小教師徐明珠分享，若是孩子情緒爆烈的強度高、次數多，在了解其成長背景後，認為家庭失能而導致的原因不大，就有可能需要更多的幫忙。
徐明珠提醒，有了合理的懷疑之後，不妨請其他具備特教或輔導專業的老師入班觀察，看看你的觀察是否合理，再共擬策略輔導孩子。用了許多策略還是不見改善，就請特教老師設計一些個別輔導計畫來協助。如果大家都覺得這個孩子有就醫的必要，可能就需要與家長溝通。溝通時要留意，語言的使用要小心，用具體、沒有價值判斷的句子描述孩子的狀況，讓家長覺得，孩子的學習及適應出現困難，學校盡力想幫他。
必要時，不要單獨跟家長溝通，召集相關教師，各就專長提出觀察和建議。徐明珠說，在三民國小，除了導師，還會有語言治療師、職能治療師、心理諮商師和特教老師一起面對家長，大家從不一樣的專業就孩子的行為提出觀察，通常家長都能接受學校的建議。
Q4：學生沒有責任感，例如不交作業、打掃偷懶等。
換個想法：
● 學生覺得這件事無關緊要、不在乎。
● 學生不知道自己該做什麼，需要更清楚明確的指示。
老師可以這樣做：
學生不會忘記籌劃明天的慶生會或更新網誌，因為這些事是他們主動想做、有過選擇的。要求學生承擔、負責之前，讓他有所選擇，同時也讓他知道沒有負起責任的「後果」是什麼。
游淑媛用的方式是，讓學生選擇喜歡的工作當掃區，而且每個學生都必須和自己的掃除工作訂下「結婚契約」，每天不離不棄的照顧，一旦毀約，就得接受班規的處罰：放學後留下來做更多的掃除服務。台北市文德國小則有好幾位老師透過班級自治，讓學生自己討論罰則。也有老師徹底執行「今日事今日畢」，學生作業沒寫完，要補完才能夠下課或回家。
責任感常常是教不來的，必須透過理解。與其讓孩子承擔不負責任的後果，不如更積極的創造經驗，讓學生體會到負責任的甜頭。板橋國中教師黃鈺欽以身作則，每項打掃工作都親自做給學生看，盯著學生做完。當孩子體驗到，原來把廁所掃乾淨可以得到他人的感激；原來努力打掃可以得到整潔競賽冠軍；原來承擔責任的辛苦後面有許多美好的感受，他們開始學著對學業與生活負起責任。
還有學生不是不願意負責，而是不懂「負責」指的是什麼，需要的是清楚具體的教導。
許多國中老師會以為，掃地這件事家裡或國小都教過了，板橋國中教師陳孟鈴卻發現，學生不是不願意做而是不會做。
於是她親自示範給學生看，例如回收要如何做、回收籃要怎麼擦、掃地時要每一塊面積都掃到等。當學生知道方法，也看到老師對這件事的重視，「不掃除」的問題就解決了一半。
Q5：學生的生活沒有目標，對什麼都不感興趣、做什麼事都提不起勁。
換個想法：
● 無所事事並不是「問題」，但我的確可以試著幫他生活得更有勁。
老師可以這樣做：
孩子生活沒目標可能有很多原因，學校可以做的是幫孩子找到一個適合的位置，讓他感覺自己有能力。如果可以進一步讓他和同學有所連結，甚至對團體有貢獻，對他的幫助會更大。
台北縣淡水鎮水源國小教師杜守正分享，他曾帶過一個小女生，在班上人緣不好、沒有朋友、成績總是倒數的，一點精神也沒有。有一次，他帶著全班學生到淡水賣自錄的CD籌措到金門畢旅的旅費。那個下午，小女生彷彿變了一個人，能說善道，成為全班公認的最佳銷售員。杜守正說，給出平台和空間讓學生展現、被看見，也讓他看見自己，這樣的經驗一次就夠了。雖然不是從此就圓滿，但那次經驗會讓他看見生活的方向。
友緣基金會臨床部主任林淑棻建議，協助孩子找到有興趣的科目，只要一科，他能夠在喜歡的科目找到成就感，就會帶來好的循環。或者問問他對未來的想像：想做什麼工作？成為什麼樣的人？過什麼生活？讓夢想帶領他前進。如果他還是覺得什麼都不喜歡，老師也別氣餒，至少孩子知道自己「不喜歡」什麼，用剔除法慢慢看看有哪些事他不排斥、可以試一試。
但是，也有新的心理學研究說明，青少年階段的無所事事並非壞事。
陳坤虎表示，青少年階段的孩子開始自我解構，重新建立新價值，約可分為三種類型。第一種，遵循大人價值；第二種，對抗大人世界；第三種，既不遵循也不反抗，就是我們說的無所事事，不知目標何在。第三類的孩子常常令老師與父母覺得苦惱。陳坤虎認為，孩子沒有目標、不願意探索生命，不見得是壞事，可能只是時間還沒到，因為每個人的軌跡不太一樣。他強調，探索的過程很辛苦，就算目前看起來適應良好的孩子，也不見得永遠適應良好。
Q6：在學校教孩子的規矩，全都遭家長否定，學生甚至仗著家長的不認同，公然挑戰我。
換個想法：
● 我和家長的出發點都是為了孩子好，只是他只有一個孩子，而我要顧及全班。
老師可以這樣做：
許多在城市任教的國小老師都有很深的感觸：孩子不難管教，真正讓老師為難的是父母插手管教。
政大實小教師游雅婷說，現在家長很用心吸收教養新知，卻只學會了第一步「同理」，而忘記下一步「教導」。政大實小教師黃寶慧建議老師，鼓勵家長晨間時間進到學校當志工，在那個時間裡，家長才有機會看見學校的情況，看見他的孩子不一樣的表現。
徐明珠曾經遇過一個媽媽，問她為什麼不自編教材？質疑她給孩子的閱讀作業過於幼稚，批評她的國語、數學教法差。
徐明珠開始思考：為什麼這個媽媽要這樣？我真的要改變嗎？我可以做些什麼？
她發現這位媽媽對女兒的期望高，加上那時候多元入學剛實施、教育的價值很多元，媽媽非常焦慮，希望女兒不要輸，也希望老師可以做更多。她也思考，媽媽的建議其實沒有錯，只是不適合用在全班。
那時候媽媽拒絕跟她溝通，她就從女兒下手。女兒功課好，但是人際關係不佳，徐明珠教她如何與同學互動，也讓她在學校有表現機會。透過聯絡簿，徐明珠發現女孩和媽媽的關係不好，就適時寫一些引導的話，例如「父母都愛你，媽媽教你有她的原因，請你用心去了解父母的心」。
這些話，媽媽也都會看。她也常常鼓勵女孩做深刻閱讀，培養自己。
後來，媽媽感受到徐明珠的善意，不再批評與質疑她。女孩畢業時，媽媽還蒐集全班的照片，製作手繪的紀念冊送給老師。
徐明珠分享，這種狀況其實也讓她不舒服，但是如果敞開心胸，看見對方的處境，也真的為孩子設想，縱使方法不同，父母多能感受老師的善意。

